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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体味节俗神圣 感受文化厚重

对话:重拾春节精神
对话人：山东大学教授张士闪 齐鲁晚报记者王慧

枣春节的神圣传统是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不断层累而成的，

并在近现代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失落与重塑的过程

枣从中国社会的生活文化结构来看，春节表现为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

枣春节是一个热闹的节日，更是一个神圣的节日

王慧：张教授，龙年春节过去
了，很多人又开始感慨年味的变
淡。除了隆隆的鞭炮声依旧，忙年
拜年的气氛似乎都不如从前。我
感觉人们还是没有找到过年的根
儿，作为民俗学专家，您能从根儿
上谈谈年的由来吗？

张士闪：甲骨文中的“年”字，
是果实丰收的形象，不难理解，

“年”与农作物之间有密切关系。许
慎在《说文解字》中，即认为年的初
始含义是“谷熟也”。《榖梁传》记
载：“五谷皆熟为年，五谷皆大熟为
大有年。”这里所谓“有年”便是指
农业有收成，“大有年”意即农业大
丰收。在“大有年”的时候，人们往
往会有“庆丰收”的冲动。据载，早
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开始了一年一
度的庆丰收活动。而“年”字的频繁
使用也正是始于周代。《尔雅》对

“年”的注解是：“夏曰
岁，商曰祀，周曰年。”此
时，“年”指的是谷物生
长的周期，一年分为四
季，是根据农作物的生、
长、收、藏的循环规律而
定型。谷物一年一熟，年
节一年一次。

当农作物收藏之
后，田间农活暂告结束，
人们用新米做饭、酿酒
以酬谢神灵、祖先，祈求
来年再获丰收，久而久
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规律，这就
是一年一度的“腊祭”。周代这种
欢庆丰年的祭祀活动，并没有固
定之期，因此还不能算作严格意
义上的节日，但由于每年在寒冬
时节都有收获后的庆祝仪式，也
就为以后一年一度的春节的定型

奠定了基础。直到汉代，
社会较为稳定，经济日
趋繁荣，而观象授时的
经验越来越丰富，司马
迁创造《太初历》，确定
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正
月初一为新年，把二十
四节气纳入历法。此后，
农历年的习俗就一直流
传下来。

王慧：辛亥革命以
后，中国就采用公历纪年
了，但公历的元旦始终比

不上农历的新年重要，可见传统习
俗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并不是那
么容易被“革命”的呀！

张士闪：总的说来，具有悠久
历史的传统阴历节日，在中国近
现代历史上处境尴尬，常被视作
阻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旧文化

的一部分。很多节日都在不同程
度上受到冷落、轻视甚至批判，只
有春节、清明等极少数节日在被
有计划地予以“革命化”改造之
后，允许在现代生活中具有一席
之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
朝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南
京临时政府决定采用公元纪年，
并将阳历的1月1日定为新年，将
农历正月初一称作春节。按照政
府规定，机关、学校在阳历新年时
照例放假。1949年9月27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使用公历纪年法，同时规
定春节放假三天。然而时至今日，
民众仍未将阳历元旦(即阳历年)

视为重要节日，该节对于民间日
常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在人们心
目中，唯有阴历元旦即春节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过年。

中国文化是相沿成俗的品格，
民俗则是其永恒的母体，传承数千
年的传统节俗如温厚的地母一样
培育着中国文化一脉绵延不息，即
使在最“革命”的时段亦然。

依此看来，自 20 世纪 80 年
代在我国掀起的民俗热，正是绵
延数千载的民间传统真力显现、
精神弥漫的必然结果，其高温不
退自在情理之中。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在我
国日益风起云涌，直至 2008 年始
国务院对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
整、2009 年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
发展中心重大调研项目《中国节
日志》的启动、2010 年山东大学

《节日研究》刊物的出版等等，其
实都是我国政府日渐鲜明的文化
自觉意识所致，也是上述民俗热
日益走向深化的必然结果。

王慧：春节有很多民俗活动，
忙年、祭灶、拜年、放鞭炮、吃饺子
等等，但这两年我做晚报的“人文
齐鲁”专刊，刊发了一些七八十岁
的老人写的过年怀旧文章，突然
意识到过年最根本最重要的年俗
不是吃饺子放鞭炮这些物质上的
东西，而是祭祖敬神，是一家人跟
祖先神灵的沟通，您说对吗？

张士闪：春节本身就是一种
文化设置，它对应的是人们对于
精神生活的集中需求。这不仅通
过铺张奢侈的饮食、闲暇游乐的
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也体现于
春节期间高密度的一系列信仰仪
式活动。这类信仰仪式活动除了
调剂生活之外，对民众日常生活
乃至整个乡土社会都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

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没有
神圣意识的，当某种神圣意识经
过较长时段的传承凝结为全社会
的传统，就必然会在民众日常生
活中有所体现，并进一步对该民

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社
会凝聚等方面起到特别
的作用。中华民族的神
圣意识并非只在春节中
才有体现，却在春节期
间有着特别集中而突出
的展示与培育，并以多
样化的民间生活叙事为
支撑。各地民间流传的

“岁暮神仙多”一说，正
是对春节这一神圣时段
的形象化说法。

王慧：供神祭祖这
些东西过去被斥为封建
迷信，很多年轻人已经
没有这种意识了。

张士闪：真正意义上的春节，
一般是从灶王爷升天的这天———
腊月二十三揭开序幕，直到正月
十五元宵节的一段时间。正是祭
祀灶王爷的仪式———“辞灶”，引
导人们进入到与神灵交流的信仰
生活之中。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与
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人

们的观念中，在一周后
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
爷便会带着主家应该
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
他诸神同返人间。灶王
爷被赋予了为天上诸
神引路的职能。诸神在
过完年后再度升天，只
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
在主家的厨房内，继续
保护和监察这家人的
生活。

自送灶王爷上天
至除夕迎回，人世间无
神管辖，百无禁忌。旧

时，民间有“结婚莫过二十三”的
讲究，提醒人们在临近年关时节
尽量不行婚嫁之事，以免搅乱忙
年秩序。

王慧：春节既要拜神又要祭
祖，我感觉对祖先的祭祀要更重
视一些。

张士闪：的确，相对于天地全
神而言，我国民众对祖先的祭祀

仪式更加讲究，这可能与其心中
“求神不如敬祖”的观念有关。年
节是祭祖活动的集中时段，在鲁
中地区，每到大年三十下午，家族
中的男人便纷纷走向自家墓地迎
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基本程序
包括压坟头纸、焚纸、烧香、奠酒、
放鞭炮、磕头等，一般不摆供品。
迎请至家后，便会悬挂起家堂，摆
放供品，为刚从墓田归来的祖灵
安排一个安身之处。供品一般是

“五个碗”和两碗饺子，“五个碗”
即猪头肉、粉条、鱼、豆腐、饭米。
到了大年初三天不亮时，就要烧
香磕头将祖灵送走，家堂自然也
就取下卷起藏好。之所以要在大
年初三将祖灵送走，据说是因为
要避免让有着外族外姓身份、前
来省亲的已嫁女儿撞着，这可能
与某种传统的防范心理有关。

除夕是规矩最多的一夜，动辄
犯忌，如忌说不吉利话、忌挑水、忌
掏灰、忌洗衣、忌担水、忌打碎物
什、忌骂人、忌扫地、忌泼污水于

地、忌看病、忌吃药、忌动针线等
等，而与忌睡眠有关的守岁之俗则
是其极端表现。这类禁忌习俗在全
国各地的长期流行，反映了人们在
辞旧迎新之际的某些担忧和期盼，
诸多禁忌的设置是为了保证人神
之间和谐交流的顺利达成。

在大年三十深夜子时，北方地
区讲究在鞭炮声中煮水饺，认为吃
了水饺才意味着确确实实地又长
了一岁。按照传统规矩，第一碗水
饺是要供奉祖先的。供奉时，家中
除了尚未出嫁的女儿，其余人等不
分男女老幼都要行叩拜礼。

正月初一凌晨，人们就开始
到家族中的长辈家里拜年。一进
门，先要拜对方家里悬挂的家堂，
磕满三个头，再给家里的老人磕
头拜年。

而到正月十五的黄昏，每家
还会到自家坟前祭拜一番，意味
着这是一家人和先祖在今年里的
最后一次团圆，下一次团圆则要
等到来年的大年三十。

王慧：这样看来，春节不光
热闹，其实更应该是神圣的。它
既是一元初始，又是天地神人相
交的日子，每个人过年时心里都
应该恭敬些。

张士闪：毋庸置疑，“过年”
是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
积聚了一年的情感与期待经过
充分酝酿，集中爆发，慢慢消歇。
当自然的时间进入到春节这样
特殊的民俗情境中，人们的所感
所想、一言一行就都具有了文化
象征的意义。当人们约定俗成
地、自觉不自觉地以忙年、过年
的方式进入到春节特有的情境
之中，诸多年俗一次次地在各地
民众生活中反复实践，人与自
我、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祖先沟
通交流的神圣时空得以构建，中
华民族的神圣意识得以传递，神
圣传统得以强化。一言以蔽之，
春节的神圣感是以多样化的生
活叙事即诸多年俗为支撑的。

年俗中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
换，彰显出春节鲜明的农业文化

特色。春天是自然万物和
生命孕育的开始，春节的
设置是我国先民在长期
的共同生活中对天地运
行规律的一种切身感悟
和文化表达。它产生于我
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背景
之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渗透着浓厚的生命
意识。以“年”为中心的一
系列民俗活动系从农业
文明中孕生出来，又不断
强化着我国农业文明的
演进过程。从春节的时间
边界来看，它最初主要是一种农
事活动的标志，其中凝结着民众
对自然万物的长期观察与领悟，
又积淀着一份立足于乡土的生活
期望与生命理想。一言以蔽之，春
节既是大自然季节交替的重要时
刻，又被乡民赋予为个人生活的
崭新起点，更是乡土社会群体生
活的共同节点。人们将对未来的
希望、憧憬通过年俗表达出来。人
们把春节视为生命和生活周期轮

回的重要关口，试图借
此使自己的生活更贴近
自然节律。就此而言，

“节”不仅是一种间断，
也是一种生活节奏的调
节和精神状态的调整。
诸多年俗，从不同的方
面体现出生命长存、灵
魂安宁、子孙绵延、亲情
永恒和社区和谐的观
念。在看似松散的系列
年俗事象中，有一种无
形的整合力量，使得这
些零散的生活习俗成为

有序系列中的有机环节。这种无
形的力量，最初发轫于人向自然
寻求契合的努力，乃是出自农业
生产自身的要求。此后，它们凝结
成一种比较稳定的象征意象世代
传承，并附加了越来越丰富的习
俗、传说和仪式，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
出中国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气候
节律和谐共振的自觉追求。

王慧：现在人们感慨年味

淡，是否跟人们只重视物质享
受，而忽略了精神整肃有关？

张士闪：是的。在传统乡土社
会中，世俗生活需要信仰的导引，
而神灵世界也离不开乡民的操
持，春节期间由神圣与世俗交织
而成的种种信仰活动概由此产
生。从民俗学的意义上来说，诸多
过年仪式，是人们为了顺利度过
辞旧迎新这一重要的时间关口而
预作的文化设置，具有边缘礼仪
的性质。这些信仰仪式其实就是
在家族社区中定期上演的一种社
会戏剧，旨在定期地清理人们生
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强化其文化
认同意识与内部秩序感。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人们
的内在心理需求。人们以敬神的
名义完成春节期间的种种仪式
活动，借以调谐现实中的人际关
系。这些仪式所以能够长期传
承，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寄寓着常
在常新的生命情感与生活愿望，
并在千百年间凝聚为一种群体
意志，成为我国传统乡土社会中

的某种整体性文化诉求。在国民
心目中，热热闹闹的春节活动象
征着过日子的红火与生活社区
的和谐美好，而一旦抽离了其中
的神圣意识，是不能算作真正的
过年的。面对当今人们关于年味
越来越淡的感慨，我觉得如下方
面需要引起我们注意：

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
需要尊重，春节的神圣传统需要以
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传
承。传统社会中的年节，是借助较
长的节期、繁复的祭神仪式、多样
的人生仪礼、丰美的食俗、热闹的
游艺活动以及诸多禁忌、传说、俗
谣等，从而成功地营造出神圣又不
失热闹的年味的。其中，祭灶、请财
神、敬祖、拜年、饺子、腊八粥、鞭
炮、春联、福字、年画、花灯、灯谜
等，是传统年节中比较稳定的元
素。如何在继承丰富多样的传统年
俗的同时，寻找、设计出适合当今
人们需求的新元素，营造出庄重肃
穆与欢快热闹兼具的新年味，是摆
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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